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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管窥
——以数份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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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三份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的分析，概略地展现景德镇近代制瓷业组织形式及景瓷的

流通状态，揭示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状况。结合历史条件，对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的特性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并对其

掺行禁止条款和“安业”、“精业”的精神给予肯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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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博物馆文物藏品中，有3份反映近代景

德镇瓷业发展、销售状况的行帮规约，笔者结合景

德镇瓷业发展的历史，试就近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

组织形式及景瓷的流通状态作一简要探析。

一、《圆器业、琢器业过帮规约》

　　规约1——《圆器业、琢器业过帮规约》是景

德镇近代瓷业生产环节中两个主行业之间工人跨行

规约，全文共分四条，原文照录如下：

　　(一)圆器业、琢器业相互转行，必须缴交银洋

两元作为上会钱。

　　(二)圆器业成型各行业中相互转行无须缴交过

帮费。

　　(三)琢器业成型各行业中改做他行，须交银洋

两元。

　　(四)槎窑、柴窑烧炼业中必须小伕手、一伕

半、二伕半、三伕半、收兜脚、驼坯、架表、把庄

各脚依次递升。但升到上柒脚，应请脱手酒，否则

就不能做。

　　景德镇瓷业中的制坯行业分化成圆器业、琢器

业两大界限分明的行帮始于何时，目前有两种不同

的说法：一说始于明代，清初“更制度化”[1]；一

说两业在晚清光绪早年才渐次分行[2]。根据历史事

实，后说较为妥当。

　　清初以前，景德镇产各类瓷器已经有圆器、

琢器两大系列之分别，两类瓷器在成型环节有不

同的工作平面、制作流程和俚俗专业术语，不过

只具有纯粹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上的分类意义，不具

有任何社会组织的意义。圆器业、琢器业在瓷器成

型的生产环节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具有社会组织

意义的行业，应该要追溯到晚清时期，其形成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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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他性的业主行会团体的出现。圆器业中的“九

会”(四大器同庆社，四小器义庆社，二白釉永庆

社，脱胎器玉庆社，满尺盘福庆社，炉寸吉庆社，

三搭集庆社，饭贝、酒令盅合庆社)和琢器行业里

的各社大多形成于晚清时期。也许有人主张，在此

之前，都帮早已经垄断圆器业，琢器业主要为杂帮

经营，作何解释？这很容易理解，业主团体出现以

前的垄断性地缘帮派仍处于自然状态，仅以地域为

缘；而排他性业主行会团体尽管仍带有浓厚的地缘

性(历史原因形成)，但它已是以业为缘的一种社会

组织。前者是原初性的，后者具有社会组织意义。

　　琢器业与圆器业分为两大系列之后，行当生产

分工明确，原则上严禁业主跨行经营，即使是同一

行帮中的各业也不许随便跨业经营。

　　随着清、洪的渗入，景德镇工人也按行业组成

了各种行帮组织。规约1应是圆、琢器业刚分行不

久时清、洪帮控制的工人行帮订立的约束工人改行

的条规，其中第四条却是窑匠职位等级递升规则，

与规约标题相去甚远，令人费解。也许行业初分

时，界限意识还十分朦胧。整个规约条款简略、宽

松，便表现出行业初分时的特征。

　　从条款看，当时圆器业内部可以随便转行，不

受任何限制(第二条)，而琢器业内部各业转行则必

须交“过帮费”(第三条)，以示限制；圆、琢器业

转行受到限制，必须交“上会钱”(第一条)。这3

条规定中的第二条与后来圆器业发展情况不同，如

民国时期圆器业中做脱胎的工人要想转到灰可器行

业来(过帮)，必须交过帮钱，否则就是掺行。

　　第四条为窑业工匠职位等级递升规条。窑匠

及工种的名称，各种经典古陶瓷文献记载甚为简

略。笔者发现明代御窑厂中已有“看火作头”(每

窑4人)、“烧火匠”(每窑1人)的名称[3]；清代中期

以前已经有“把庄头”、“烧夫”(又分“火工”、

“溜火工”、“沟火工”)等各种名目[4]。连贯上、

下文考察其语境，“作头”、“把庄”具有职别的意

义，其余名目仅是与各道工序相连的工种名称。

　　条款中所列八个等级的名称和递升顺序与后来许

多回忆资料的说法有所不同。如“架表”、“驼坯”工

种名，有写成“加表”、“佗坯 ”或“驮坯 ”[5]的。名

称的个别字有不同写法，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因为各种职级的名称本来就是在手工业劳作

中形成的习惯性俚俗称呼，并非什么大学问家精

心研究后划一厘定，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记录者

和只能口述的回忆者，写出不同的汉字来，完全不

足为怪。但用词上还是有精妥粗糙之分：如“驼

坯”，应是因其经常“交接”窑户装坯工的岗位职

责而名。装坯工主要任务之一是驮(佗)坯去窑房，

这种专事负重的装坯工，长期享有“骆驼”之俗行

名。所以，主要收发“骆驼”(装坯工)驮(佗)来之

坯的窑匠岗位便名之曰“驼坯”了。故此，窑匠中

的“驼坯”之名还是更符合行俗原义。“加表”之

谓，也应该称“架表”才是更为精妥，因为满最上

一手匣钵并非有增添之意，而是“架表”坐在“三

脚马”(三脚架)上将最上手匣钵架上去，完成满窑

扫尾工作，其工种、职级名含有“架表”把关、满

窑工作“大功告成”的意思。窑炉中一柱匣钵的手

数也是有定数的。一个“加”字，不但与意不符，

而且缺少完满、神妙的庄严意味。尽管如此，职级

名目在文化层次较低的手工劳动者的使用过程中被

简写，既经约定俗成，在交流中没有妨碍意思表

达，也无不可。问题是其上三脚中的架表和驼坯递

升职级的顺序与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同。

　　“架表”和“驼坯”职别的高低，依各脚职责

和生产流程惯例分析，负责架表和领头烧下半夜

的“架表”职级应高于负责发坯和领头烧上半夜窑

的“驼坯”。现代科技手段证实，下半夜窑的烧成

技艺难度远远大于上半夜窑，下半夜的工夫是决定

瓷器的质量与成败的关键，窑的温度、气氛、压力

不断变化，全靠人工察看火势，并随时要通过投柴

量、通风量进行调节[6]，这与各种经典文献的记载

是相符合的。而历史悠久的槎窑历来就是职级高的

强干工匠烧下半夜和架表。在当时职级的递升中，

技艺和级别是相称的。另从条规字迹看，手书者文

化水平较高，值得信赖。

　　1935年杜重远主持窑业改革中，根据饶华阶改

订的窑匠工种和工资级别，“架表”工的职级和待

遇低于“驼坯”工[7]。这可能是实行窑匠工资制后

窑主、搭烧坯户和窑匠的利益关系改变的结果。随

着窑主和搭烧户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组织坯源、发

坯的“驼坯”工在与搭烧户的频繁交涉中地位日显

重要。

二、《景德镇箩行、散做店扁担规约》

　　规约2——《景德镇箩行、散做店扁担规约》

全文共分六条，原文照录如下：

　　(一)凡买有箩行者可以在本镇挑运六尘(米、

麦、谷、豆等)五金(铜、铁、铝、锡)等类货物。

　　(二)箩行扁担主如因年老疾病或死亡，其扁担

可以传与其子，但不得转相让卖。间或可以请人代

熊贤礼 等：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管窥
                   ——以数份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为中心



· 192 · 2015 年 4 月

挑。其挑力所得，必须交半数与扁担主。

　　(三)散做店扁担挑驳(挑瓷器、子草)，不能世

袭。扁担数目无定，每根卖二元或三元。如扁担主

因事外出，不任时间多少，回来仍可照挑。

　　(四)窑柴扁担和夹篮可以随到随挑，但挑力必

须与箩行二八抽头。

　　(五)凡买扁担者须先出一元茶牌钱，请大家铭

叙，表示初次见面。并在第一天可以尽先挑运一

担。

　　(六)在挑货时，必须按照扁担上名字先后挑

运，不得争先掺越。

　　景德镇的箩行、散做店是景德镇百货商贸业中

的具有垄断性的、专事码头搬运的服务行业。其各

自的服务范围，规约中划分明确。

　　依据历史文献[8]，该约中所谓的“散做店”在

清末宣统年间称为“散子店”。因此，从事码头搬

运“瓷器子草”的扁担行帮在清末有“散子店”之

名不容置疑。可能是因为该行脚夫挑驳之物是以

“子”为计量单位的包裹瓷器件。但是在元代，挑

瓷器下河的“肩夫”手中“执券”称“非子”[9]，

不知与“散子店”名是否有关。

　　但是，这不等于说该行帮只有“散子店”一种

写法。“散子店”与瓷行中的“把庄”、装大小器的

“五府十八帮”不同，不是实行“生根发枝”的宾

主制度。宣统年间湖北各帮瓷商与该行脚夫头目依

据旧章再议章程载：“客商雇工人等自行搬挑，听

客自便，不得恃强拦阻，如违送究。”[10]据此，该

行脚夫无固定的服务客户。其店规，只是具有约

束本行脚夫身份资格的意义(买了扁担即取得挑驳

权)；虽有行会，但在揽活做工中却是松散的、无

组织的；正如本约规定，扁担主“不能世袭，扁担

数目无定”。脚夫头目与各客商没有“生根发枝”

的宾主关系(固定的雇佣关系)。因此，该行是一个

较为松散的行帮，极有可能原本称为“散做店”，

后简写成“散子店”。南昌方言“做”“子”两字近

似谐音，而当年景德镇散子店的挑驳之夫都是“南

昌佬 ”。勒石碑文使用约定俗成之言也是正常的。

　　该规约与各种回忆资料及现在广为流传的说法

还有两处不同：(1)规约中第二条箩行扁担主的世

袭制规定，各种资料中不见有此种制度；(2)第四

条关于窑柴挑夫的规定，一般认为窑柴挑夫是一个

没有行帮组织的职业种类。挑夫与柴行、把头及其

它任何行帮之间没有任何身份隶属关系，任何有能

力负重的人只要愿意去挑柴，无须买扁担、夹篮即

可做挑夫，挑完窑柴即可以结算工钱。但本约中却

规定窑柴挑夫所得工钱需“与箩行二八抽头”，不

知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

　　规约2——《景德镇箩行、散做店扁担规约》

反映了景德镇近代瓷业辅助环节中工人组织的状

况。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景德镇瓷业中这一辅助

环节中工人经常因为争做工活而发生械斗。景德

镇的瓷业有兴有衰，随季节有火有淡。瓷业兴，

百业兴，辅助环节中工人的活干不完，大家就相安

无事；瓷业衰，百业衰，辅助环节中工人的工活就

不够干。这就是该箩行、散做店扁担规约出现的

原因。

　　在无数次流血械斗中，不少工人为求生存，加

入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清末、民国，

景德镇的生产性行帮多与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结

合在一起。这种现象与同时代的安源煤矿很相似。

三、《清江县城陶业帮入帮证》

　　虽然清江县城陶业帮在镇之外，但反映了景德

镇近代瓷业商品流动销售环节的状况。《清江县城

陶业帮入帮证》所载规条共五项，现照原文抄录

如下：

　　窃今之时，五洲互市，各种营业，胥有同业之

设立，以期互助而进步，不仅重在保商也。则吾业

敢不成规，尽心研究，日求商业之发达。惟我陶业

近年以来，销市折减。欲求发达，必须一定设立帮

规。兹者同人等公同议决：嗣后关于本业货品卖买

无欺，以资整顿规模而归划一。固振兴斯业者乎，

又何难哉！自今以后，凡来城区新开者，必当入

帮。除入帮而外，以及外来担摊，仰依照后开条例

行之。兹将拟订条叙于左：

　　(1)议专业景德镇瓷器新开门市者，入帮金大

洋拾元。

　　(2)议设摊贩卖者，入帮金大洋五元。

　　(3)议新开门市并带陶业者，入帮金大洋四元。

　　(4)议新开门面兼带袁州瓷器者，入帮金大洋

二元。

　　(5)议倘有外来陶业零售者，入帮金大洋二元。

协记（手书字）宝号存照。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月  日清江县城陶业帮  立

　　该份“入帮证”是陶业帮给发“协记”商号

的，其店为兼销门面。店主杨惟志是民国时期清江

县一个家资丰厚、拥有大量地产的大地主（江西省

博物馆收藏有杨惟志大量买地契约、土地证及田产

税单据)，后来拆资买下“协记”商号兼销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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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约看，可以了解下列情况：

　　(1)“清江县城陶业帮”应为该县城瓷商的同

业行会，正式成立于1932年。此前，清江县城瓷

器经销商之间联系松散，没有准入限制条例和实

施组织，同业之间存在恶性竞争，买卖有欺，伤及

消费者，行业信誉不佳；(2)当时清江县城的瓷器

“销市折减”；(3)当时在清江县城从事瓷器商贸者

的经销方式有五种：开设门市专卖景德镇瓷器(专

卖店)、设摊贩卖景德镇瓷器、开设百货门市兼带

销售景德镇瓷器、开设百货门市兼带销售万载瓷

器、外来瓷商零售瓷器；(4)当时清江县城所售瓷

器并非仅是景德镇的产品，还有万载所产。而景瓷

的利润明显大于万载瓷器，如条例规定，兼销景德

镇瓷器的门面入帮费大洋四元，而兼销袁州瓷器的

门面，入帮费仅交大洋二元。

　　袁州瓷器即万载瓷器，据历史文献载：万载陶

瓷业始创于近代初期。其产品包括各种碗、盏、

杯、碟、茶盘、花瓶以及罂、饔、缸、缶等，民国

时期曾有工厂四十余所的规模[11]。

　　“清江县城陶业帮”立帮的初衷是“以期互

助而进步，……日求商业之发达。”“不仅重在保商

也。”然而，生逢国势衰弱之横流末世，“发达”的

美好愿望只是一场幻梦。《江西陶瓷沿革》和民国

36年江西省统计处的《景德镇瓷器内销统计表》都

没有“清江县城陶业帮”情况的记载。清江县所

售景瓷皆由景德镇瓷商中的内河帮沿昌江——鄱阳

湖——赣江运载而来，可见，“清江县城陶业帮”

只是景德镇瓷商中的内河帮的销售终端。

　　与前面瓷器生产主业、辅助业两个行帮规约相

比，该“帮”具有商业行会的性质。而前面两个行

帮规约更具有制约帮会的性质。

　　该份“入帮证”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

农村地主入城从事工商业的状况。

四、对于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的认识

　　清末民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期望改良景德

镇瓷业生产技术的努力中，认为行帮对景德镇瓷

业进步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所以不遗余力地对其

行规陋习进行了批判和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将各种带有帮会性质的同业公会改组成陶瓷产

业联合会。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行

帮及规约被视为封建陋俗，随着私有企业改造的同

时销声匿迹。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近代行帮是由亲缘

(血缘)、地缘组织演变而成，在行帮产生和发展的

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烙印。

　　至清末，西方工业化生产陶瓷的优势已为国人

深知：“英德两国全由机器制造，规模极大，且其

技术，极为巧妙，不单成本较廉，制品样式亦多，

至不可胜数。”[12]而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基本上仍为

手工方式。清末、民国时期，不少仁人志士追求着

一个光荣梦想——“瓷都”工业化。于是，便有

参加世界博览会、改良技术、办学校培养人才、

兴办新式产销公司的一系列举措，有杜重远的泣血

改制，……，但所有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不过

努力者认识到了一点：景德镇衰落除上述外部原因

外，本身积重难返的一个大痼疾就是行帮制度。

　　景德镇近代行帮脱胎于封建时代的旧式地缘会

馆组织，深受青、洪帮等黑帮影响，对生产原料、

人力、市场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新技术的引进形成

巨大的阻力。

　　不过，我们不能只看到景德镇行帮规约的落后

性的一面，也要看到行帮规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要充分认识到某些高要求的手

工业生产工艺分工必须至为精细。将所有行帮规约

一概视为封建糟粕，加以否定，未免偏颇。

　　近代各种手工业行帮及其规约的出现，是有其

历史背景和历史土壤的，景德镇近代行帮规约的产

生也概莫能外。它的诞生，一方面是景德镇瓷业发

展已经高度成熟、各道工序技艺分工必须至为精细

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瓷业各行中的业主和工匠反

抗豪强势力欺凌、维护自身利益、限制恶性竞争的

需要。

　　早在清初以前，景德镇瓷业“有窑、有户、

有工、有彩，工有作、有家、有花式，凡皆数十

行。”[13]各行业工艺分工已十分精细。如琢器生

产，由原料到成瓷，涉及到几十个工种，百余套工

序。其工种之多，操作之复杂，涉及面之广，其它

任何手工业都不能望其项背。大多数工序都是绝

活，必须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工匠操作，如修模工

序，“模子必须先修。模不曰造，而曰修者，一

模必须数次，然后无大小参差之异。镇(即景德镇)

修模匠另有店居，名手有数，盖必谙土性、窑火

者，乃推能事。”[14] 从事此手工者操练一生也不见

得就能成为巧匠，唐英督陶御窑时，“景德一镇，

群推名手不过三、两人。”[15]又如拉坯工序，“拉

坯者坐于车架，以竹杖拨车，使之轮转；双手按

泥，随手之屈伸收放以定圆器款式，其大小不失

毫黍。”[16]非专心钻研操练难臻至善。就是镟削工

熊贤礼 等：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管窥
                   ——以数份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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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其奥妙之处，也是高深莫测：“拨轮转旋，用

刀镟削，……其式款粗细，关乎镟手之高下，故镟

匠为紧要之工。”[17]最难为之处，是坯之镟削厚薄

程度的把握，一般而言，圆器用手探摸来定厚薄，

琢器则依据手指弹击发出的声响确定。烧窑工匠中

把庄、架表的技艺也是一生修炼都难达至善的精致

工夫。

　　从陶料、成型到装烧各道工序大抵都是精细绝

活，所以隔行如隔山，不能随意改行，各业自古

就提倡专心一技。早在元代就有禁止掺行的思想：

“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

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

制，各不相紊。”[18]至清代，陶瓷制造已臻高超境

界，各式技艺趋于前所未有的复杂、专业。在这

样的背景下，技艺必须精专、禁止掺行思想更为强

化。如青花彩绘，“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止

学染而不学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19]正

是因为有了如此精细、如此专业的分工，才使得青

花渲染技术在清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国自古就有“术业有专攻”的专精一行思

想。韩非子说：“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

成。”这种专事一业的传统社会意识广泛、深入地

渗透到整个民间社会，对近代景德镇行帮规约中的

禁止掺行条款的形成也有重大的影响。

　　显然，近代景德镇瓷业行帮规约中“安业”、

“精业”的敬业精神，对今天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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